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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江开展了一个粗手拿细针活动
宿舍内突然出现两朵花，战士们的眼前

为之一亮。刘大刚一边给二位让座，一边拿
出下午刚分到的两个西红柿请她俩吃。战士
们见状，倒水的倒水，拿方块糖的拿方块糖，
争抢着说：“陈队长，喝水。”“吃糖，吃糖。”

陈小妹知道，西红柿之类的果蔬只有等
到每年山路开通后战士们才能分上几次，几
次加起来也就十多个。战士们想吃了拿出来
闻闻诱人的香味，只有等到执行任务才被分
别派上用场。方块糖也只是逢年过节和生病
时才会得到的美味。这东西哪敢轻易去碰。
殊不知，对那些到边防哨卡的文工团员，团里
明确规定：一律不准吃时鲜蔬菜和水果。身
为文工团领导，她哪能坏了这个规矩。陈晓
妹端起装水的墨绿色瓷缸又随手放下，“俺俩
是来帮你们缝衣服的。”她扑闪两下大眼睛上
的长睫毛，微笑着冲刘大刚问：“袜子呢？”战
士们又是一阵开怀大笑。刘大刚嘻嘻笑着
说：“随口说说，你还当真啦。”

陈小妹不解地摸了一下粗粗的短辫梢，
长睫毛连着扑闪了两下，说：“这还有开玩笑
的。”“告诉你吧，”刘大刚收敛了笑容。“这叫
啥、啥，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又有半年多
没见面呢。”

原来，自从去年二排长孙万江提拔为副
指导员不久，就在连里开展了一个粗手拿细
针的活动。一班藏族战士多吉的裤子被骆驼
刺划破了两个口子，细心的孙万江发现，多吉
的裤子明明有两道裂缝，走路时那抖动的裤
子却不张口。奇了怪了。晚上吹熄灯号前，
孙万江来到一班宿舍。见副指导员进门，正
在床铺上脱衣服的一班长郭双喜又伸手拿起
棉袄。“副指导员，有事？”

“啥子事嘛。”孙万江一副笑模悠悠的样
子，故意说着家乡四川绵阳话，“我看看熄灯
号吹响前哪个先脱衣服唦。”

不知是谁先发出笑声，引得大家笑声一片。
孙万江若无其事地摸摸这个的床铺，又

看看那个的衣服，走到多吉的床铺前，拿起裤

子快速翻了
过来。“好家
伙 ，胶 布 贴
的 ，几 天 换
一次胶布？”孙万江问，“谁的主意？”

众人面面相觑。翌日吃过午饭，连长郝
大年吹响集合号。列队完毕，他让大家席地
而坐，正在战士们摸不着头脑时，他说：“多
吉，脱罩裤。”说着话，他已走到多吉面前伸出
右手。多吉脱下裤子递了过来，郝大年随手
撕掉开口处的胶布，把裤子递给孙万江。“很
多人不会补衣服，这不怪同志们，是我这个连
长头没带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粗手拿
细针，开展缝补衣服被子活动，以后的班务
会、排务会，把这个活动作为一项内容。不会
拿针的请会的当师傅，发扬传帮带的传统。
今天请孙副指导员带头做示范。”说话的工
夫，孙万江穿针引线，一会儿，两条划开的口
子便缝好了。他哗哗地抖抖裤子，顺手递到
多吉手里。

粗手拿细针活动果真行之有效，短短两
个多月工夫，战士们拿钢枪的手果然都灵活
地拿起了针。刘大刚一口气讲完这些，脸上
的笑容透出了几分骄傲。

“还有这事啊。”陈小妹的脸上笑开了花，
长睫毛不停地上下舞动着，大眼睛扫过墙角
一直坐在床铺上看信的战士，用手一指道：

“刘班长，咋不介绍一下呢。”刘大刚大声说：
“何玉，陈队长要问你话呢。”

叫何玉的战士脱口说道：“何玉，乌鲁木
齐市人，20岁，入伍一年零六个月。”说着话，
何玉的眼睛并没有离开信纸。他心里暗暗责
怪班长，没见过女人？没事找事。不好好看
信，现在哪有闲磨牙的时间。

陈小妹并未察觉出这个城市兵的冷淡，
微笑着来到何玉身边，“那么多信，有好几十
封吧？”

“33封。”何玉抬眼一看，心中微微一颤，
眼前这个人的笑容，咋会似曾相识呢？

“都是今天鲁团长他们带上来的？”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
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
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

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
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
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
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
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
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
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
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
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

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
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
一段情深谊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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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露露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汪露露往吕森身上一贴，仰着头问：“知

足吧，你娶这个媳妇多好啊。又能生儿子又
能写稿子挣稿费的，换作古代，我这种身份就
是大家闺秀，就这能力，怎么着也算是才女
吧。”

吕森顺势把汪露露搂在怀里亲上一口
说：“娘子，你应该知道‘女子无才便是德’。
现在你有这么多的才，是不是没有‘德’啦？”

“讨厌，那你听没听过，‘男子有财便无德’
吗？”汪露露不知道从哪儿搜刮出这么一句话。

“什么啊？我都没听过。你造的？”吕森
觉得这句很有意思。

“就算是我造的，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想想啊，现在都什么社会了，有钱的男人那
么多，有几个能安分守己地和老婆过日子的，
不都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嘛。什么
世道啊，狗屁！”说到这里汪露露来气了。

“哎！别骂人嘛。还好我是有德无财的，
不然不得让你骂得狗血淋头啊！”吕森觉得汪
露露说得有一定道理。

“你啊！你还是别有财了，我宁可无德
了。”说到无德的时候，汪露露的小手不老实
起来，“我检查一下，这么久都没有做定期检
查了，不知道还好不好用？”

被汪露露这么一摸，吕森照着她的脸上
亲了一大口，“你这才几个月啊，居然流氓起
来了，小丫头胆子不小嘛。”

“别胡思乱想啊，就是检查一下，没别的
意思。看样子还算好用，具体的检查结果要
等到下个月才能出来。小伙子，再熬一阵子
吧。”汪露露见吕森有了反应，立刻收手。

刚刚有点儿感觉，经汪露露这么一说，吕
森的心又凉了。都忍了十多个月了，这也太
难熬了吧。要说汪露露怀孕的时候还好说，
起码那个身材那个分量，自己是绝对下不了
手的。可算等到孩子出生了，觉得有个盼头
了，还要等到刀口长好，哪知道从外面看刀口
是长好了，这又要等里面的也长上。什么时

候能熬出
个头还得
看汪露露
的状态，
据说哺乳
期的女人都没想法。不过男人有想法啊，何
况汪露露的身材恢复得这么好，甚至比怀孕
前还苗条了。吕森特想一下把她按倒在沙发
上，不过还是忍住了。

为了避免吕森偷袭，汪露露知趣地回到
卧室搂着霖霖睡觉去了。

望着汪露露扭动的屁股，吕森想，有这么
个宝贝媳妇还要什么财啊。

汪露露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吕森降
职了。

吕森想哭，很想大哭一场。三十多岁的
人了，好不容易熬到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位置，
现在又被打回原形。回家怎样和汪露露解
释？怎么和父母交代？岳父岳母又会怎样看
待自己？收入会不会有所减少？运营部，要
经常出门应酬，弄不好每个月都要出差。汪
露露会不会难过？吕森越想越闹心。

吕森推开房门的时候，汪露露正和汪明
才合力逗霖霖玩。为避免影响大家的情绪，
吕森将此事压在肚子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
候坚决不说。但他哪知道，对于他的面部表
情，汪露露简直就是了如指掌，对方早就观察
出有问题了。

其实对汪露露来说，吕森刚刚说的工作
变动她是早有准备的。想当年没有孩子的时
候，小两口没事就会请余总裁吃吃饭唱唱歌，
虽然感情投资多了一些，不过可以保证吕森
在工作上不会遇到任何阻力。但怀孕后这些
节目随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吕森每天早
早回家照顾汪露露。虽然春节的时候还有给
余总送礼，但沟通少了自然有好事也轮不到
吕森的头上。再加上买地事件，显然，吕森在
余总眼里已经成为外人，距离逐步被
拉开，临时补救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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